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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自珍 

作者简介 

龚自珍（1792—1841）字璱人，号定庵，后更名巩祚，又名易简，字伯定，号羽琌山

民。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近代思想家、文学家。与林则徐、魏源等结宣南诗社，讲求经

世致用之学。与魏源齐名，世称“龚魏”。道光九年进士，官礼部主事。才气过人，然其文

多与世忤。仕途不达，于道光十九年辞归故里。二十一年春，暴卒于丹阳。诗作气势磅礴，

瑰丽奇伟，融政论、抒情于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，自成一派。散文奥博纵横，构思奇特，寓

言小品，短小精悍，形象生动，锋芒逼人。其作品饱含着社会、历史内容，深刻揭露清王朝

统治的腐朽，反映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，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，洋溢着爱国热忱。著

有《己亥杂诗》、《乙丙之际著议》、《病梅馆记》等。 

沈曾植称“定庵之才，数百年所仅有也。” 

散文 

病梅馆记 

江宁之龙蟠，苏州之邓尉，杭州之西溪，皆产梅。或曰：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

为美，正则无景；梅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。固也。此文人画士，心知其意，未可明诏大号，

以绳天下之梅也；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，斫直、删密、锄正，以夭梅、病梅为业以求钱也。

梅之欹、之疏、之曲，又非蠢蠢求钱之民，能以其智力为也。 

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，明告鬻梅者，斫其正，养其旁务，删其密，夭其稚枝，锄其直，

遏其生气，以求重价，而江、浙之梅皆病。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！ 

予购三百盆，皆病者，无一完者，既泣之三日，乃誓疗之、纵之、顺之，毁其盆，悉埋

于地，解其棕缚；以五年为期，必复之全之。予本非文人画士，甘受诟厉，辟病梅之馆以贮

之，呜呼！安得使予多暇日，又多闲田，以广贮江宁、杭州、苏州之病梅，穷予之生光阴以

疗梅也哉？ 

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

自周而上，一代之治，即一代之学也；一代之学，皆一代王者开之也。有天下，更正朔，

与天下相见，谓之王。佐王者，谓之宰。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，载之文字，谓之法，即谓之

书，谓之礼，其事谓之史职。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，谓之太史，谓之卿大夫。天下

听从其言语，称为本朝。奉租税焉者，谓之民。民之识立法之意者，谓之士。士能推阐本朝

之法意以相诫语者，谓之师儒。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，谓之后王。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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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者，谓之后王之民。王、若宰、若大夫、若民相与以有成者，谓之治，谓之道。若士、若

师儒法则先王、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，谓之学。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，亦谓之书。是道

也，是学也，是治也，则一而已矣。 

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，亦相诫语焉，则兼综之能也，博闻之资也。上不必陈于

其王，中不必采于其冢宰、其太史大夫，下不必信于其民。陈于王、采于宰，信于民，则必

以诵本朝之法，读本朝之书为率。师儒之替也，原一而流百焉，其书又百其流焉，其言又百

其书焉。各有守闻，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，则政教之末失也。虽然，亦皆出于本朝之先王。

是故司徒之官之后为儒，史官之后为道家老子氏，清庙之官之后为墨翟氏，行人之官之后为

纵横鬼谷子氏，礼官之后为名家邓析子氏、公孙龙氏，理官之后为法家申氏、韩氏。世之盛

也，登于其朝，而习其揖让，闻其钟鼓，行于其野，经于其庠序，而肄其豆笾，契其文字。

处则为占毕诵，而出则为条教号令，在野则熟其祖宗之遗事，在朝则效忠于其子孙。夫是以

齐民不敢与师儒齿，而国家甚赖有士。 

及其衰也，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遗法，而在庠序者犹得据所肄习以为言，抱残守阙，纂

一家之言，犹足以保一邦、善一国。孔子曰：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又曰：“吾不复梦见

周公。”至于夏礼商礼，取识遗忘而已。以孔子之为儒而不高语前哲王，恐蔑本朝以干戾也。

至于周及前汉，皆取前代之德功艺术，立一官以世之，或为立师，自《易书》大训杂家言，

下及造车、为陶、医、卜、星、祝、仓、庾之属，使各食其姓之业，业修其旧。此虽盛天子

之用心，然一代之大训不在此也。 

后之为师儒不然。重于其君，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；重于其民，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

也。生不荷耰锄，长不习吏事，故书雅记，十窥三四，昭代功德，瞠目未睹，上不与君处，

下不与民处。由是士则别有士之渊薮者，儒则别有儒之林囿者，昧王霸之殊统，文质之异尚。

其惑也，则且援古以刺今，嚣然有声气矣。是故道德不一，风教不同，王治不下究，民隐不

上达，国有养士之资，士无报国之日，殆夫，殆夫！终必有受其患者，而非士之谓夫？ 

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

夏之既夷，豫假夫商所以兴，夏不假六百年矣乎？商之既夷，豫假夫周所以兴，商不假

八百年矣乎？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，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。然而十年而夷，五十年而夷，

则以拘一祖之法，惮千夫之议，听其自陊，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。 

一祖之法无不敝，千夫之议无不靡，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，孰若自改革？抑思我祖所以

兴，岂非革前代之败耶？前代所以兴，又非革前代之败耶？何莽然其不一姓也？天何必不乐

一姓耶？鬼何必不享一姓耶？奋之，奋之！将败则豫师来姓，又将败则豫师来姓。《易》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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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非为黄帝以来六七姓括言之也，为一姓劝豫也。 

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

吾闻深于《春秋》者，其论史也，曰：“书契以降，世有三等，三等之世，皆观其才；

才之差，治世为一等，乱世为一等，衰世别为一等。 

衰世者，文类治世，名类治世，声音笑貌类治世。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，似治世之太素；

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，似治世之希声；道路荒而畔岸隳也，似治世之荡荡便便；人心混混而

无口过也，似治世之不议。左无才相，右无才史，阃无才将，庠序无才士，陇无才民，廛无

才工，衢无才商，抑巷无才偷：市无才驵，薮泽无才盗，则非但尟君子也，抑小人甚尟。 

当彼其世也，而才士与才民出。则百不才督之缚之，以至于戮之。戮之非刀、非锯、非

水火；文亦戮之，名亦戮之，声音笑貌亦戮之。戮之权不告于君，不告于大夫，不宣于司市，

君大夫亦不任受。其法亦不及要领，徒戮其心，戮其能忧心、能愤心、能思虑心、能作为心、

能有廉耻心、能无渣滓心。又非一日而戮之，乃以渐，或三岁而戮之，十年而戮之，百年而

戮之。才者自度将见戮，则蚤夜号以求治，求治而不得，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。夫悖且悍，

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，才不可问矣，曏之伦有辞矣。然而起视其世，乱亦竟不远矣。 

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，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,忧不才而庸，如其忧才而悖；忧

不才而众怜，如其忧才而众畏。履霜之，寒于坚冰，未雨之鸟，戚于飘摇，痹痨之疾，殆于

痈疽，将萎之华，惨于槁木。三代神圣，不忍薄谲士勇夫，而厚豢驽羸，探世变也，圣之至

也。 

明良论一 

三代以上，大臣、百有司无求富之事，无耻言富之事。贫贱，天所以限农亩小人；富贵

者，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。王公大人之富也，未尝温饱之私感恩于人主，人主以大臣不富

为最可嘉可法之事，尤晚季然也。《洪范》五福，二曰富；《周礼》八枋，一曰富。臣之于君

也，急公爱上，出自天性，不忍论施报。人主之遇其臣也，厚以礼，绳以道，亦岂以区区之

禄为报？然而禹、箕子、周公然者，王者为天下国家崇气象，养体统，道则然也。孟子曰：

“无恒产而有恒心，惟士为能。”虽然，此士大夫所以自律则然，非君上所以律十大夫之言

也。得财则勤于服役，失败则怫然愠，此诚厮仆之所为，不可以概我士大夫。然而卒无以大

异乎此者，殆势然也。士大夫岂尽不古若哉？廉耻岂中绝于士大夫之哉？ 

然而古之纤人欲吏少于今者，诚贵有以谋之至亟矣！三代、炎汉勿论论，论唐、宋盛时，

其大臣魁儒，大率豪伟而疏闳，其讲官学士，左经右史，鲜有志温饱，察鸡豚之行；其庸下

者，亦复优游书画之林，文采酬酢，饮食风雅。今士大夫，无论希风古哲，志所不属，虽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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劣如矜翰墨，召觞咏，我知其必不暇为也。今上都通显之聚，未尝道政事谈文艺也；外吏之

宴游，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也；其言曰：地之腴瘠若何？家具之赢不足若何？车马敝而责券

至，朋然以为忧，居平以贫故，失卿大夫体，甚者流为市井之行。崇文门以西，彰义门以东，

一日不再食者甚众，安知其无一命再命之家也？远方之士，未尝到京师，担笈数千里而至，

乐瞻士大夫之气象丰采，以归语田里。今若此，殆非所以饰四方之观听也！谓外吏富乎？积

逋者又十且八九也。 

夫士辞乡里，以科名通籍于朝，人情皆愿娱乐其亲，赡其室家；廪告无粟，厩告无刍，

索屋租者且至相逐，家人噭噭然呼。当是时，犹有如贾谊所言“国忘家，公忘私”者，则非

特立独行以忠诚之士不能。能以概责之六曹、三院、百有司否也？内外大小之臣，具思全躯

保室家，不复有所作为，以负圣天子之知遇，抑岂无心，或者贫累之也。《鲁论》曰：“季氏

富于周公。”知周公未尝不富矣。微周然，汉、唐、宋之制俸，皆数倍于近世，史表具在，

可按而稽。天子富有四海，天子之下，莫崇于诸侯，内而大学士、六卿，外而总督、巡抚，

皆古之莫大诸侯。虽有巨万之资，岂过制焉？其非俭于制，而又黩货焉，诛之甚有词矣！ 

今久资尚书、侍郎，或无千金之产，则下可知也。诚使内而部院大臣、百执事，外而督、

抚、司、道、守、令，皆不必自顾其身与家，则虽有庸下小人，当饱食之暇，亦必以其余智

筹及国之法度、民之疾苦，泰然而无忧，则心必不能以无所寄，亦势然也，而况以素读书、

素识大体之士人乎？夫绳古贤者，动曰是真能忘其身家以图其君。由今观之，或亦其身家可

忘而忘之尔。内外官吏皆忘其身家以相为谋，则君民上下之交，何事不成？何废不举？汉臣

董仲舒曰“被润泽而大丰美者”，此也。朝廷不愈高厚，宇宙不愈清明哉？ 

明良论二 

士皆知有耻，则国家永无耻矣；士不知耻，为国之大耻。历览近代之士，自其敷奏之日，

始进之年，而耻已存者寡矣！官益久，则气愈媮；望愈崇，则谄愈固；地益近，则媚亦益工。

至身为三公，为六卿，非不崇高也，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，匪但目未睹，

耳未闻，梦寐亦未之及。臣节之盛，扫地尽矣。非由他，由于无以作朝廷之气故也。何以作

之气？曰：以教之耻为先。 

《礼·中庸》篇曰：“敬大臣则不眩。”郭隗说燕王曰：“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伯

者与臣处，亡者与役处。凭几其杖，顾盼指使，则徒隶之人至。恣睢奋击，呴籍叱咄，则厮

役之人至。”贾谊谏汉文帝曰：“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，彼将犬马自为也。如遇官徒，彼将

官徒自为也。”凡兹三训，炳若日星，皆圣哲之危言，古今之至诫也！尝见明初逸史，明太

祖训臣之语曰：“汝曹辄称尧、舜咈，主苟非圣，何敢谀为圣？主已圣矣，臣愿已遂矣，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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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之以吁主，自居皋，契之义。朝见而尧舜之，夕见而尧舜之便，为尧舜者，岂不亦厌于听

闻乎？”又曰：“幸而朕非尧舜耳。朕为尧舜，乌有汝曹之皋、夔、稷、契哉？其不为共工、

兜，为尧、舜之所流放者几希！”此真英主之言也。坐而论道，谓之三公。唐、宋盛时，大

臣讲官，不辍赐坐、赐茶之举，从容乎便殿之下，因得讲论古道，儒硕兴起。及据季也，朝

见长跪夕见长跪之余，无此事矣。不知此制何为而辍，而殿陛之仪，渐相悬以相绝也？ 

农工之人、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，则辱其身而已；富而无耻者，辱其家而已；士无耻，

则名之曰辱国；卿大夫无耻，名之曰辱社稷。由庶人贵而为士，由士贵而为小官，为大官，

则由始辱其身家，以延及于辱社稷也，厥灾下达上，象似火！大臣无耻，凡百士大夫法则之，

以及士庶人法则之，则是有三数辱社稷者，而令命天下之人，举辱国以辱其家，辱其身，混

混沄沄，而无所底，厥咎上达下，象似水！上若下胥水火之中也，则何以国？ 

窃窥今政要之官，知车马、服饰、言词捷给而已，此外非所知也。清暇之官，知作书法、

赓诗而已，外此非所问也。堂陛之言，探喜怒以为之节，蒙色笑，获燕闲之赏，则扬扬然以

喜，出夸其门生、妻子。小不霁，则头抢地而出，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，彼其心岂真敬畏哉？

问以大臣应如是乎？则其可耻之言曰：我辈只能如是而已。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，务车马、

捷给者，不甚读书，曰：我早晚直公所，已贤矣，已劳矣。作书、赋诗者，稍读书，莫知大

义，以为苟安其位一日，则一日荣；疾病归田里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，志愿毕矣。且愿子孙

世世以退缩为老成，国家我家何知焉？嗟乎哉！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，则纷纷鸠燕逝

而已，伏栋下求俱压焉者尟矣。 

昨者，上谕至，引卧薪尝胆事自况比，其闻之而肃然动于中欤？抑弗敢知！其竟憺然无

所动于中欤？抑更弗敢知！然尝遍览人臣之家，有缓急之举，主人忧之，至戚忧之，仆妾之

不可去者忧之；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，旅进而旅豢焉之仆从，伺主人喜怒之狎客，试召而

诘之，则岂有为主人分一夕之愁苦者哉？故曰：厉之以礼出乎上，报之以节出乎下。非礼无

以劝节，非礼非节无以全耻。古名世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 

明良论三 

敷奏而明试，吾闻之乎唐、虞；书贤而计廉，吾闻之乎成周。累日以为劳，计岁以为阶，

前史谓之停年之格，吾不知其始萌芽何帝之世，大都三代以后可知也。 

今之士进身之日，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，依中计之，以三十为断。翰林至荣之选也，然

自庶吉士至尚书，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；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。非翰林出身，例不得至

大学士。而凡满洲、汉人之仕宦者，大抵由其始宦之日，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，极速亦三十

年。贤智者终不得越，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。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。夫自三十进

5



身，以至于为宰辅、为一品大臣，其齿发固已老矣，精神固已惫矣，虽有耆寿之德，老成之

典型，亦足以示新进；然而因阅历而审顾，因审顾而退葸，因退葸而尸玩，仕久而恋其籍，

年高而顾其子孙，傫然终日，不肯自请去。或有故而去矣，而英奇未尽之士，亦卒不得起而

相代。此办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源也。城东谚曰：“新官忙碌石子。旧官快活石师子。”盖言

夫资格未深之人，虽勤苦甚至，岂能冀甄拔？而具形相向坐者数百年，莫如柱外石师子，论

资当最高也。 

如是而欲勇往者知劝，玩恋者知惩，中材绝侥幸之心，智勇甦束缚之怨，岂不难矣！至

于建大猷，白大事，则宜乎更绝无人也。其资浅者曰：我积俸以俟时，安静以守格，虽有迟

疾，苟过中寿，亦冀终得尚书、侍郎。奈何资格未至，晓晓然以自丧自官为？其资深者曰：

我既积俸以俟之，安静以守之，久久而危致乎是。奈何忘其积累之苦，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

月为？其始也，犹稍稍感慨激昂，思自表见；一限以资格，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

者也。当今之弊，亦或出于此，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。 

明良论四 

庖丁之解牛，伯牙之操琴，羿之发羽，僚之弄丸，古之所谓神技也。戒庖丁之刀曰：多

一割亦笞汝，少一割亦笞汝；靭伯牙之弦曰：汝今日必志于山，而勿水之思也；矫羿之弓，

捉僚之丸曰：东顾勿西逐，西顾勿东逐，则四子者皆病。人有疥癣之疾，则终日抑搔之，其

疮痏，则日夜抚摩之，犹惧未艾，手欲勿动不可得，而乃卧之以独木，缚之以长绳，俾四肢

不可以屈伸，则虽甚痒且甚痛，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。何也？无所措术故也。 

律令者，吏胥之所守也；政道者，天子与百官之所图也。守律令而不敢变，吏胥之所以

侍立而体卑也；行政道而惟吾意所欲为，天子百官之所以南面而权尊也。为天子者，训迪其

百官，使之共治吾天下，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，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，故唐、虞、三代

之天下无不治。 

治天下之书，莫尚于六经。六经所言，皆举其理、明其意，而一切琐屑牵制之术，无一

字之存，可数端瞭也。约束之，羁縻之，朝廷一二品之大臣，朝见而免冠，夕见而免冠，议

处、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。部臣工于综核，吏部之议群臣，都察院之议吏部也，靡月不有。

府州县官，左顾则罚俸至，右顾则降级至，左右顾则革职至，大抵逆亿于所未然，而又绝不

斠画其所已然。其不罚不议者，例之所得行者，虽亦自有体要，然行之无大损大益。盛世所

以期诸臣之意，果尽于是乎？恐后有识者，谓率天下之大臣群臣，而责之以吏胥之行也。一

越乎是，则议处之，察议之，官司之命，且倒悬于吏胥之手。彼上下其手，以处夫群臣之不

合乎吏胥者，以为例如是，则虽天子之尊，不能与易，而群臣果相戒以勿为官司之所为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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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聚大臣群臣而为吏，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群臣，虽圣如仲尼，才如管夷吾，直如史鱼，忠

如诸葛亮。犹不能以一日善其所为，而况以本无性情、本无学术之侪辈邪？ 

伏见今督、抚、司、道，虽无大贤之才，然奉公守法畏罪，亦云至矣，蔑以加矣！使奉

公守法畏罪而遽可为治，何以今之天下尚有几微之未及于古也？天下无巨细，一束之于不可

破之例，则虽以总督之尊，而实不能以行一谋、专一事。夫乾纳贵裁断，不贵端拱无为，亦

论之似者也。然圣天子亦总其大端而已矣。至于内外大臣之权，殆亦不可以不重。权不重则

气不振，气不振则偷，偷则敝。权不重则民不畏，不畏则狎，狎则变。待其敝且变，而急思

所以救之，恐异日之破坏条例，将有甚焉者矣。 

古之时，守令皆得以专戮，不告大官，大官得以自除辟吏，此其流弊，虽不可胜言，然

而圣智在上，今日虽略仿古法而行之，未至擅威福也。仿古法以行之，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。

矫之而不过，且无病，奈之何不思更沫，琐琐焉，屑屑焉，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陊也？圣天

子赫然有意千载一时之治，删弃文法，捐除科条，裁损吏议，亲总其大纲大纪，以进退一世，

而又命大臣以所当为，端群臣以所当从。内外臣工有大罪，则以乾断诛之，其小故则宥之，

而勿苛细以绳其身。将见堂廉之地，所图者大，所议者远，所望者深，使天下后世，谓此盛

世君臣之所有为，乃莫非盛德大业，而必非吏胥之私智所得而仰窥。则万万世屹立不败之谋，

实定于此。 

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

钦差大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既陛，礼部主事仁和龚自珍则献三种决定义，三

种旁义，三种答难义，一种归墟义。 

中国自禹、箕子以来，食货并重。自明初开矿，四百余载，未尝增银一厘。今银尽明初

银也，地中实，地上虚，假使不漏于海，人事火患，岁岁约耗银三四千两，况漏于海如此乎？

此决定义，更无疑义。汉世五行家，以食妖、服妖占天下之变。鸦片烟则食妖也，其人病魂

魄，逆昼夜，其食者宜缳首诛！贩者、造者，宜刎脰诛！兵丁食宜刎脰诛！此决定义，更无

疑义。诛之不可胜诛，不可绝其源；绝其源，则夷不逞，奸民不逞；有二不逞，无武力可以

胜也？公驻澳门，距广州城远，夷筚也，公以文臣孤入夷筚，其可乎？此行宜以重兵自随，

此正皇上颁关防使节制水师意也。此决定义，更无疑义。 

食妖宜绝矣，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，杜之则蚕桑之利重，木棉之利重，蚕桑、木棉之利

重，则中国实。又凡钟表、玻璃、燕窝之属，悦上都之少年，而夺其所重者，皆至不急之物

也，宜皆杜之。此一旁义。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门，不许留一夷。留夷馆一所，为互市之栖止。

此又一旁义。火器宜讲求，京师火器营，乾隆中攻金种川用之，不知施于海便否？广州有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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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能造火器否？胡宗宪《图编》，有可约略仿用者否？宜下群吏议，如带广州兵赴澳门，多

带巧匠，以便修整军器。此又一旁义。 

于是有儒生送难者曰：“中国食急于货。”袭汉臣刘陶旧议论以相觝。固也，似也，抑我

岂护惜货，而置食于不理也哉？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，谓之切病；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，谓

之不切病。食固第一，货即第二，禹、箕子言如此矣。此一答难。于是有夷吏送难者曰：“不

用呢羽、钟表、燕窝、玻璃，税将绌。”夫中国与夷人互市，大利在利其米，此外皆末也。

宣正告之曰：“行将关税定额，陆续请减，未必不蒙恩允，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，矧所损

细所益大？此又一答难。乃有迂诞书生送难者，则不过曰为宽大而已，曰必毋用兵而已。告

之曰：刑乱邦用重典，周公公训也。至于用兵，不比陆路之用兵，此驱之，非剿之也；此守

海口，防我境，不许其入，非与彼战于海，战于艅艎也。伏波将军则近水，非楼船将军，非

横海将军也。况陆路可追，此无可追，取不逞夷人及奸民，就地正典刑，非有大兵阵之原野

之事，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？”此又一答难。 

以上三难，送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说，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。粤省僚吏中有之，幕客中有

之，游客中有之，商估中有之，恐绅士中未必无之，宜杀一儆百。公此行此心，为若辈所动，

游移万一，此千载之一时，事机一跌，不敢言之矣！不敢言之矣！ 

古奉使之诗曰：“忧心悄悄，仆夫况瘁。”悄悄者何也？虑尝试也，虑窥伺也。虑洩言也。

仆夫左右亲近之人，皆大敌也。仆夫且尤形于色，而有况瘁之容，无飞扬之意，则善于奉使

之至也。阁下其绎此诗！何为一归墟义也。曰：我与公约，期公以两期期年，使中国十八行

省银价平，物力实，人心定，而后归报我皇上。《书》曰：“若射之有志。”我之言，公之鹄

矣。 

壬癸之际胎观第三 

有天下，有大国。宝应出，福德聚，主天下。宝应不出，福德不聚，主大国有天下者，

都中。有大国者，都西北。大国之君，有古纪，有近纪，亦以福德为差。夫始变古者，颛顼

也。有帝统，有王统，有霸统，帝统之盛，颛顼、伊耆、姚；王统之盛，姒、子、姬；霸之

盛，共工、嬴、刘、博尔吉吉特氏。非帝王之法，地万里，位百叶，统犹为霸。 

帝有法，王有法，霸有法，皆异天，皆不相师，不相訾，不相消息。王统以儒墨进天下

之言；霸统以法家进天下之言；霸之末失，以杂家进天下之言。以霸法劝帝王家，则诛。以

帝王法劝霸家，则诛。能知王霸之异天者曰大人。进退王霸之统者曰大人。大人之聪明神武

而不杀，总其文辞者曰圣人。圣人者，不王不霸，而又异天；天异以制作，以制作自为统。

自霸天下之民，以及凡民，姓必黄炎；惟太、黄炎、共工为有胤孙，非古之凡民皆有胤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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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之世，语言出于一，以古语古，犹越人越言，楚人楚言也。后之世，语言出于二，以

后语古，犹楚人以越言名，越人以楚言名也。虽有大人生于霸世，号令弗与共，福禄弗与偕，

观其语言，弗可用；号令与共，福禄与偕，观其语言，卒弗可用；于是退而立大人之语言，

明各家之统，慕圣人之文，固犹将生越而楚言也。 

壬癸之际胎观第四 

心无力者，谓之庸人。报大仇，医大病，解大难，谋大事，学大道，皆以心之力。 

司命之鬼，或哲或惛，人鬼之所不平，卒平于哲人之心。哲人之心，孤而足恃，故取物

之不平者恃之。或以妒正性命，丑忌姣，曲忌直，父亦妒子，妻亦妒夫；或以攻正性命，细

攻大，貌攻物，窳攻成，侧攻中。细攻大，将以求大名，侧攻中，将以求中名，谓之舍天下

之乐，求天下之不乐。 

君子有心刑，大刑容，中刑绝，细刑校，道莫高于能容，事莫惨于见容，大倨故色卑，

大傲故辞卑，大忍故所责于人卑。伤生之事，异形而同神者二：一曰好胜，二曰好色。何以

同？其原同也。五伦之事，天人互孳，人天迭为始，知不死之说者，亦不耻欲寿命。欲寿命

有三术，惜神一，生物二，离怨憎三。大兵大札，起于肉食。大亡大哀，起于莞簟。大薄蚀，

大崩竭，起于胶固。 

壬癸之际胎观第五 

万物之数括于三：初异中，中异终，终不异初。一匏三变,一枣三变，一枣核亦三变。

和人用万物之数，或用其有，或用其空，或用其有名，或用其无名，或用其收，或用其弃。

大人收者一而弃者九也，不以收易弃也。享，弃之积也。忌人者谤以所反，夺所恃也；媚人

者誉以所反，绝所虑也。静女之动，其动失度。哀乐爱憎相承，人之反也；寒暑昼夜相承，

天之反也。 

万物一而立，再而反，三而如初。天用顺教，圣人用逆教，逆犹往也，顺犹来也。生民，

顺也；报本始，逆也。冬夏，顺也。冬不益之冰，为之裘，夏不益之火，为之葛，逆也。乱，

顺也；治乱，逆也。庖犧氏之《易》，逆数也，礼逆而情肃，乐逆而声灵。是故教王者上勤

天，教子上勤父，教臣上勤国君。 

壬癸之际胎观第六 

有域外之言，有域中之言，域外之言有例，域中之言有例。有以天为极，以命为的；有

不以天为极，不以命为的。域外之言，善不善报于而身，历万生死而身弥存；域中之言，死

可以休矣，善不善报于而胤孙。是故夫有尺土之氓，则立宗为先，及其有天下，师彼农夫，

谓将以传福禄于后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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呜呼！既报之后身，又禄之身后，不亦劝乎？既报之于后身，反芟刈其身后，不亦伤乎？

是故大人毋辨、毋惑、毋眩瞀，而惟为善之是坚。大人之所难言者三：大忧不正言，大患不

正言，大恨不正言。忧无故比，患无故例，仇无故诛，恨无故门，言无故家。 

古史钩沉论一 

龚自珍曰：史氏之书有之曰：霸天下之孙，中叶之主，其力弱，其志文，其聪明下，其

财少，未尝不周求礼义廉耻之士，厚其貌，妪其言，则或求之而应，则或求之而不应，则必

视祖之号令以差。史氏之书又有之：昔者霸天下之氏，称祖之庙，其力强，其志武，其聪明

上，其财多，未尝不仇天下之士，去人之廉，以快号令，去人之耻，以嵩高其身；一人为刚，

万夫为柔，以大便其有力疆武；而胤孙乃不可长，乃诽，乃怨，乃责问，其臣乃辱。 

荣之亢，辱之始也；辨之亢，诽之始也；使之便，任法之便，责问之始也。气者，耻之

外也；耻者，气之内也。温而文，王者之言也；惕而让，王者之行也；言文而行让，王者之

所以养人气也。籀其府焉，徘徊其钟焉，大都积百年之力，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，既殄、

既狝、既夷，顾乃席虎视之余荫；一旦责有气于臣，不亦暮乎！ 

尊史 

史之尊，非其职语言、司谤誉之谓，尊其心也。心何如而尊？善入，何者善入？天下山

川形势，人心风气，土所宜，姓所贵，皆知之；国之祖宗之令，下逮吏胥之所□守，皆知之。

其于言礼、言兵、言政、言狱、言掌故、言文体、言人贤否，如其言家事，可谓入矣。又如

何而尊？善出。何者善出？天下山川形势，人心风气，土所宜，姓所贵，国之祖宗之令，下

逮吏胥之所守，皆有联事焉，皆非所专官。其于言礼、言兵、言政、言狱、言掌故、言文体、

言人贤否，如优人在堂下，号咷歌舞，哀乐万千，堂上观者，肃然踞坐，眄睐而指点焉，可

谓出矣。 

不善入者，非实录，垣外之耳，乌能治堂中之优也耶？则史之言，必有余寱。不善出者，

必无高情至论，优人哀乐万千，手口沸羹，彼岂复能自言其哀乐也耶？则史之言，必有余喘。

是故欲为史，若为史之别子也者，毋寱毋喘，自尊其心。心尊，则其官尊矣，心尊，则其言

尊矣。官尊言尊，则其人亦尊矣。尊之之所归宿如何？曰：乃又有所大出入焉。何者大出入？

曰：出乎史，入乎道，欲知大道，必先为史。此非我所闻，乃刘向、班固之所闻。向、固有

徵乎？我徵之曰：古有柱下史老聃，卒为道家大宗，我无徵也欤哉？ 

尊任 

《周礼》：“以九两系邦国之民，八曰友以任得民。”又曰：“以六行教万民：孝、友、睦、、

任、卹。”杜子春曰：“任，任朋友之事者。”周爵五等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男，任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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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，以谷璧养人；男，以蒲璧安人。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”任也者，侠之

先声也。古亦谓之任侠，侠起先秦间，任则三代有之。侠尚意气，恩怨太明，儒者或不肯为；

任则周公与曾子之道也。 

世之衰，患难不相急，豪杰罹患难，则正言庄色厚貌以益锄之；虽有骨肉之恩，夙所卵

冀之子，飘然绝裾，远引事外。虽然，豪杰则曰：吾罹患难，而呼号求援手于庸人，岂复为

豪杰哉！其言则曰：应龙入眢井，不瞑目以待鳅之饱龙肉，而睫泪以哀井上之居民，岂得为

应龙也哉！万一卒不死，或者天神凭焉。道家者之书有之曰：“活一大贤者，功视活凡夫九

十万亿；活一圣人，功视活凡夫九万万亿。”吾友阳城令桂林李公则曰：《礼》曰：“吊人弗

能赙，弗问其所费，问疾弗能遗，弗问其所欲，见人弗能馆，弗问其所舍。”吾补《礼》文

之阙，则亦曰：见患难弗能救，弗咎其所以致患难。其言取风示末世，粹然忾然。 

呜呼！应龙之譬之肆，侠者之气纵，道家之言诡，皆非周公、曾子法。李公儒者也，古

之任者也，言如是，言之感慨尽如是，是亦足矣。吾又闻之，广西实天下之高山大川，气苍

苍莽莽，不为中原滑所中；李公行毕如其言，山川然也。 

尊隐 

将与汝枕高林，藉丰草，去沮洳，即犖确，第四时之荣木，瞩九州之神皋，而从我嬉其

间，则可谓山中之傲民也已矣。仁心为干，古义为根，九流为华实，百氏也杝藩，枝叶昌洋，

不可殚论，而从我嬉其间，则可谓山中之悴民也已矣。 

闻之古史氏矣，君子所大者生也，所大乎其生者时也。是故岁有三时：一曰发时，二曰

怒时，三曰威时；日有三时，一曰蚤时，二曰午时，三曰昏时。夫日胎于溟涬，浴于东海，

徘徊于华林，轩辕于高闳，照曜人之新沐濯，沧沧凉凉，不炎其光，吸引清气，宜君宜王，

丁此也以有国，而君子适生之，人境而问之，天下法宗礼，族归心，鬼归祀，大川归道，百

宝万货，人功精英，不翼而飞，府于京师，山林冥冥，但有鄙夫、皁隶所家，虎豹食之，曾

不足悲。日之亭午，乃炎炎其光，五色文明，吸饮和气，宜君宜王，丁此也以有国，而君子

适生之，入境而问之，天下法宗礼，族修心，鬼修祀，大川修道，百宝万货，奔命涌塞，喘

车牛如京师，山林冥冥，但有窒士，天命不犹，与草木死。日之将夕，悲风骤至，人思灯烛，

惨惨目光，吸饮莫气，与梦为邻，未即于床，丁此也以有国，而君子适生之；不生王家，不

生其元妃、嫔嫱之家，不生所世世豢之家，从山川来，止于郊。 

而问之曰：何哉？古先册书，圣智心肝，人功精英，百工魁杰所成，如京师，京师弗受

也，非但不受，又裂而磔之。丑类窳砦，诈伪不材，是辇是任，是以为生资，则百宝咸怨，

怨则反其野矣。贵人故家蒸尝之宗，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，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，则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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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子篡之，则京师之气泄，京师之气泄，则府于野矣。如是则京师贫；京师贫，则四山实矣。

古先册书，圣智心肝，不留京师，蒸尝之宗之子孙，见闻媕婀，则京师贱；贱，则山中之民，

有自公侯者矣。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；轻量京师，则山中之势重矣。如是则京师如鼠壤；如

鼠壤，则山中之壁垒坚矣。京师之日苦短，山中之日长矣。风恶，水泉恶，尘霾恶，山中泊

然而和，洌然而清矣。人攘臂失度，啾啾如蝇虻，则山中戒而相与修娴靡矣。朝士寡助失亲，

则山中之民，一啸百吟，一呻百问疾矣。朝士僝焉偷息，简焉偷活，侧焉徨徨商去留，则山

中之岁月定矣。多暴侯者，过山中者，生钟簴之思矣。童孙叫呼，过山中者，祝寿耇之毋遽

死矣。其祖宗曰：我无余荣焉，我以汝为殿矣。其山林之神曰：我无余怒焉。我以汝为殿矣。

俄焉寂然，灯烛无光，不闻余言，但闻鼾声，夜之漫漫，鹖旦不鸣，则山中之民，有大音声

起，天地为之钟鼓，神人为之波涛矣。 

是故民之丑生，一纵一横。旦暮为纵，居处为横，百世为纵。一世为横，横收其实，纵

收其名。之民也，壑者欤？邱者欤？垤者欤？避其实者欤？能大其生以察三时，以宠灵史氏，

将不谓之横天地之隐欤？闻之史氏矣，曰：百媚夫，不如一猖夫也；百酣民，不如一瘁民也；

百瘁民，不如一之民也。则又问曰：之民也，有待者耶？无待者耶？应之曰：有待。孰待？

待后史氏。孰为无待？应之曰：其声无声，其行无名，大忧无蹊辙，大患无畔涯，大傲若折，

大瘁若息：民之无形，光景煜爚，捕之杳冥，后史氏欲求之，七反而无所睹也。悲夫悲夫！

夫是以又谓之纵之隐。 

宥情 

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相与言。甲曰，有士于此，其于哀乐也，沈沈然，言之而不厌，是

何苦？乙曰：是媟嫚之民也。许慎曰：“情，人之阴气有欲者也。”圣人不然，清明而强毅，

无畔援，无歆羡，以其旦阳之气，上达于天。阴气有欲，岂美谈耶？丙请辨之，西方之志曰，

欲有三种，情欲为上。西方圣人，不以情为鄙夷，子言非是。丁曰：乙以情隶欲，无以处夫

哀乐之正而非欲者，且人之所以异于铁牛、土狗、木寓龙者安在？乙非是。丙以欲隶情，将

使万物有欲，毕诡于情，而情且为秽墟，为罪薮，丙又非是。是以不如析言之也，西方之志，

盖善乎其析言之矣。戊请辨之曰：西方之志又有之，纯想即飞，纯情即坠，若是乎其概而诃

之也，不得言情，或贬或无贬，汝言皆非是。 

龚子闲居，阴气沈沈而来袭心，不知何病，以谉江沅。江沅曰：我尝闲居，阴气沈沈而

来袭心，不知何病。龚子则自求病于其心，心有脉，脉有见童年。见童年侍母侧，见母，见

一灯荧然，见一砚、一几，见一仆妪，见一猫，见如是，见已，而吾病得矣。龚子又尝取钱

枚长短言一卷，使江沅读。沅曰：异哉！其心朗朗乎无滓，可以逸尘埃而登青天，惜其声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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